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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現今輔導諮商人員對跨性別族群的瞭解有限，甚至在與其工作的歷程中深感困難。為了能提

供跨性別族群所須協助，首先得對其有充足的理解，尤其是向父母現身之議題。對此，本研究以

質性訪談深入理解 16位跨性別女性（年齡範圍為 23至 45歲；平均 28.94歲）向父母現身之經驗，
如現身意義、可能困境、及相關因應等，以建構其向父母現身之歷程模式。透過紮根理論分析，

結果顯示，此現身歷程分為五階段：猶豫期、自我展現與反覆試探期、現身期、關係震盪過渡期、

接納期。現身意義與促進順利現身要素催化著跨性別女性現身歷程的推進，並支撐著其因應現身

伴隨的相關挑戰。本研究結果有助深化對跨性別女性現身經驗之理解，並可供輔導諮商人員相關

參酌。

關鍵詞：�因應策略、現身困境、性別認同、現身歷程、跨性別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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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性別」泛指那些性別呈現是不同於社會對其原生性別如男性或女性之傳統、理想規範的
個體，通常包含女跨男（跨性別男性；transmen or FtM）、男跨女（跨性別女性；transwomen or 
MtF）、雙性者、變裝者；換句話說，跨性別者是已經或正經歷賀爾蒙治療或手術以重新建構其身
體成另一性別者，或是非長久跨越傳統性別界線者（Hines, 2006）。多數跨性別者掙扎於自我性別
認同、性傾向，加上其不服膺社會對性別的框架，常遭受來自他人的歧視與不諒解（Galupo et al., 
2014; McCann & Brown, 2017）。如一項美國調查發現，於 6,456位跨性別參與者中，高達 63%跨
性別者曾經歷過因嚴重歧視行為而導致的失業、生理暴力、非法監禁、無家可歸、拒絕提供醫療服
務、校園或職場霸凌、或關係破裂等問題（Grant et al., 2011）。而這在華人世界也有相似發現（Winter 
et al., 2008）。林沄萱（2015）便指出，因傳統榮辱觀的影響，人們有愛面子、重視觀感等通俗表現，
故可能避開那些表現不符社會期待的個體，像是跨性別者。甚至人們可能將這類個體視為讓個人
與家族蒙羞的來源（Yang et al., 2007）。而跨性別等多元性別族群生活在如此歧視、偏見、忽略等
少數族群壓力中（minority stress）（Meyer, 2015; Meyer & Frost, 2013），容易導致較多負向身心問
題，如較高自殺意念與行動、低生活滿意度、焦慮與憂鬱狀況、低自尊、藥物濫用等（James et al., 
2016; Tabaac et al., 2018）；甚至，這也對其行為造成影響，像是一項針對男同性戀進行的研究便發
現，從傳統父權社會中複製的性別刻板，為影響其做出性侵害行為的重要因素之一（黃軍義、許得
洋，2020）。就此，助人工作者如何協助跨性別者發展性別認同、促進社會適應、構築友善環境與
網絡等便為重要須關注的議題（O’Hara et al., 2013）。
相較於異性戀者，跨性別等多元性別族群更早覺察到自身性傾向與性別認同，更期望尋求他人

的支持與認同（Jones & Hillier, 2013）。尤其，「現身」，即向他人告知、揭露、展現自我身分、
性傾向、性別認同、乃至身體改造的歷程（Lev, 2004），亦被跨性別者視為是生命歷程中接受自身
認同、促進自我整合、甚至是與社會締結連結、以及重塑發展軌跡之里程碑（Brumbaugh-Johnson 
& Hull, 2019）。現身一詞，相較出櫃，更貼近跨性別狀況（謝秋芳，2014；Lev, 2004），因跨性別
者揭露身分的內涵與其他多元性別族群並不相同，如同性戀族群可決定是否出櫃揭示性傾向，但跨
性別族群的現身卻常是顯而易見，且牽涉層面更廣，如裝扮與行為表徵改變、性別認同揭露等，較
難隱身於「衣櫃」中。現身為一持續、可能須終生頑強對抗且不斷協商的複雜歷程（Han, 2001）。
跨性別者期望透過「現身」來尋求親友、乃至社會的接納與支持，以活得更為真實；反之，刻意隱
藏自我性別認同、甚至被他人不以所期望的性別方式對待時，可能引發焦慮、心理壓力、憂鬱等
（McLemore, 2015）。由此可見，現身對於跨性別者，如跨性別女性的身心發展應具重要性。
在這些幫助跨性別者建構認同與適應之社會支持中，家庭支持尤為重要（Carastathis et al., 

2017）。根據生態系統論觀點（Bronfenbrenner, 1994），家庭為影響個體發展的重要微系統，在家
庭中個體學習如何與他人及世界連結，並發展情感關係。其中，父母尤為個體之重要依附對象，彼
此關係互動深深影響個體之自我認同與社會網絡發展（Olson et al., 2016），甚至是情緒狀態（王
櫻芬，2020）。特別對於多元性別的年輕人，父母的親密感以及支持，像是支持其性別認同與展
現、幫助其尋求醫療與社會服務、甚至向外提倡多元性別概念等（Birnkrant & Przeworski, 2017; 
Weinhardt et al., 2019），皆是其身心發展與復原力建構之關鍵（Carastathis et al., 2017）。這有助
緩衝憂鬱與壓力狀況、以及如藥物濫用等風險行為（Ryan et al., 2010; Seibel et al., 2018; Weinhardt 
et al., 2019）。反之，父母對其現身的拒絕與否認卻可能對多元性別族群之身心福祉產生負向影響
（Ryan et al., 2010），導致更多負向自我認同（Schmitz & Tyler, 2018）。值得關注的是，往往多元
性別族群向父母的「現身」，可能對彼此關係造成影響，甚至改變家庭動力（Bethea & McCollum, 
2013）。父母多會掙扎於跨性別者的性別認同與性別過渡（Lev, 2004），甚至經驗到模糊性失落
感（Coolhar et al., 2018）；而對跨性別者而言，其也對如何向父母現身感到困難、擔憂（Bethea & 
McCollum, 2013; Lev, 2004）。就此，相關輔導諮商專業人員如何陪伴跨性別者如跨性別女性向父
母現身，對於促進其身心福祉與社會支持甚為重要。
可議的是，一項臺灣的調查以 414位男女同性戀者為研究對象，發現僅有 35%參與者曾經尋求

心理諮商的資源協助，而未尋求協助的主要因素為「不認為心理師真的能幫助我的問題」、「心理
師不見得理解」等（陳彤昀，2014）。同志狀況尚且如此，更遑論對多元性別族群中更小眾且議題
更為複雜的跨性別群體有更完整的理解。誠如研究顯示，輔導諮商人員普遍對跨性別族群的瞭解有
限，甚至在與其工作的歷程中常感困難（Bornstein et al., 2006; Owen-Pugh & Baines, 2014）。對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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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輔導諮商人員須具備與多元性別族群工作的能力已相繼被許多專業學會與學者提倡、鼓勵
（如姜兆眉，2017；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15）；相關研究也指出，助人工作者具備
與多元性別族群相關的知識、對其相關社會議題有所覺察、能同理與開放地討論相關經驗，這三項
是影響諮商成效的關鍵因素（高智龍、賴念華，2016）。就此，為能提供跨性別族群如跨性別女性
所須協助，首先得對其有充足理解，尤其是可能被視為之重要議題，即向父母現身，比方如何現身、
整體歷程樣貌、可能碰上的困境與挑戰、如何因應、促進順利現身的可能關鍵等。
然現今研究多在探究跨性別族群的身心狀況、醫療服務、或是生活經驗，相關研究指出，反觀

在幫助相關專業人員、個體以及家庭去理解與因應跨性別的揭露、現身與性別過渡歷程上，則較
少實徵研究聚焦（Bethea & McCollum, 2013; Coolhart et al., 2018）。再者，跨性別者的認同經驗較
具獨特性，可能不宜過度地用其他多元性別族群的經驗詮釋或類推至其狀況（Bethea & McCollum, 
2013; Dargie et al., 2014）。如跨性別女性的認同所牽涉的不僅是性傾向，也包含生心理性別、外表
裝扮、行為表徵等，而這整體性改變可能帶來更多挑戰，誠如研究顯示，社會對其之態度較負向且
接受度較低（吳家儀等人，2021；Fisher et al., 2017; Wang-Jones et al., 2018）；換言之，其可能遭受
更多且更高程度的性別少數族群壓力源。甚至，其也可能面臨一些與生理性別相關問題如兵役、無
法生育、外貌壓力等，抑或掙扎於自身需求與傳統社會對生理男性的期待中，像是男子氣概展現、
傳宗接代、照顧家庭等。就此，鑒於上述，加上參與本研究之對象皆為跨性別女性等原因，本研究
便透過質性研究取徑，深入探究跨性別女性向父母現身之具體經驗與歷程。

文獻探討

（一）跨性別的認同與現身經驗

跨性別族群在其發展歷程中，主要面臨兩項困難任務：個人性地探索與承認自我性別認同、公
眾地承認與揭露自身性別認同（Bethea & McCollum, 2013）。這從自我探索、認同發展，進而走向
現身及自我整合是一涉及生心理轉變之長時間歷程（Lev, 2004），歷程中常牽涉醫療、外觀改變、
挑戰社會常規等問題，並衍生許多挑戰（Levitt & Ippolito, 2014），如Meyer提出的少數群體壓力
模式（minority stress model）便指出，社會中與性別相關的壓力源如性別歧視、偏見、刻板印象、
拒絕、跨性別恐懼等（transphobia），皆會負向地影響跨性別者的整體健康與身心福祉（Meyer, 
2015; Meyer et al., 2013）。進而，也影響了其健康服務的獲取與使用（McCann & Brown, 2017）。
相較於公眾場合，家庭更可能係跨性別者易暴露身分的空間，也是最感到侷限的地方（何春蕤，
2002），而當身分曝光時，上述壓力源便可能顯現在家庭中，像是家庭對跨性別者的偏見（family-
based stigma）（Parker et al., 2018），產生家庭拒絕、歧視等狀況，這同樣對其身心或甚至是自我
探索造成影響（何春蕤，2002；Ryan et al., 2010）。
然相較起其他多元性別族群，目前僅為數不多的研究將焦點放在跨性別族群的認同發展及現身

經驗上（Bethea & McCollum, 2013）。像是Norwood（2012）的研究指出，跨性別者在其生命歷程中，
會努力達成其生理性別與性別生活經驗（gender lived experience）上的一致性。Dickey等人（2012）
認為這包含兩種層次，一為社會過渡、二為醫療過渡。前者是姓名、代稱、性別認同文件、衣著選
擇、面容、髮型、使用姿勢與聲音等改變，這常見於兒童與青少年中；後者則是透過醫療手術、賀
爾蒙治療等方式來改變性別。這些過渡改變會促成一認同上的發展、轉變，並影響其與他人的關
係（Norwood, 2012）。Devor（2004）的研究則藉由訪談上百名已進行變性手術的跨性別者，包含
跨性別男性與女性者，建構出跨性別者，尤其是變性慾者（transsexuality）的認同形成理論，共分
十四個階段：1. 持續的焦慮；2. 對生理性別的認同混淆；3. 與生理性別進行認同比較；4. 發現及探
索變性／跨性別；5. 對變性慾／跨性別的認同感到混淆；6. 與變性慾／跨性別的認同進行比較；7. 
容忍變性慾／跨性別的認同；8. 接納自己為變性慾者／跨性別者前產生認同延宕；9. 對自己為變性
慾者／跨性別者之認同接納；10. 轉變前的延宕；11. 轉變；12. 接納轉變後的性別與認同；13. 自我
整合；14. 自豪。Devor指出此模式不一定符合所有跨性別者的認同經驗，每個個體所經歷的階段與
快慢速度皆不一。至於 Lev（2004）則透過與跨性別者工作的實務經驗以及文獻檢閱，發展出跨性
別者現身模式，這包含六階段：1. 覺察─覺察自我內在差異及與他人間的差異，這可能引發負向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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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影響或對性別認同混淆；2. 蒐集資訊─開始尋找與跨性別者有關訊息，深化自我覺察；3. 向重要
他人揭露─嘗試揭露自我真實身分，但同時對此擔憂，害怕被拒絕或忽略，而當他人回應反覆不定
時，亦可能陷入負向情緒；4. 探索：認同與自我標籤─開始探索與確認自我認同以及未來可能的轉
變，進而自我接納；5. 探索：轉變議題／身體改造─開始增加性別表現及決定變性，然並非所有跨
性別者都會選擇性別重置手術；6. 整合─將自我整合至新的身分認同。Lev也指出跨性別者可能在
上述階段中反覆來回，而相關因素如種族、文化差異、信仰、居住環境、社會價值等可能會對其現
身歷程造成影響。對此，Bethea與McCollum（2013）亦有相似發現，即跨性別者的現身為奠基在
其與周遭環境關係上持續進行的一系列決定。在國內，謝秋芳（2014）的研究則具體探究三位跨性
別者向家人現身的互動歷程，在跨性別女性方面，這歷程從覺察自我跨性別認同與需求開始推進，
然因歷程中缺乏友善的資訊，使其在性別探索過程中經歷到混淆、痛苦與疑惑，後經不斷的探索與
確認，進而嘗試現身，但現身後仍是一段性別認同確認、自我接納的歷程，歷程中可能反覆現身來
展現自我並確認認同，最終以達自我整合。該作者亦指出，跨性別者可能在這現身歷程中來回游移，
並需他人認同與支持來建構自我認同；至於家人方面，其理解跨性別者方式則是漸進的，其可能反
覆對跨性別者的現身否認、迴避，並經歷到內外在的掙扎與衝突、甚至感到混淆，而彼此互動也可
能因未竟事務隨時改變。然隨著更多覺察與調適，最終其仍走向深入理解，就此，家人的整體應對
亦從僵化趨向彈性。
此外，也有少數研究聚焦跨性別者現身的廣泛經驗，如Maguen等人（2007）調查 157位跨性

別者的主要現身對象，發現配偶或朋友為其最先自我揭露的對象，其次才是家人如手足與母親，主
要因後者為重要認同來源、照顧者或共同生活者，其更擔心揭露後的關係動盪，故須有所準備。再
者，Bethea與McCollum（2013）則探究跨性別現身牽涉的相關議題，其發現跨性別現身主要是因
其得誠實面對真實自我、尋求自由感、一種身分正名的寬慰感等。
綜此，雖有少數研究聚焦跨性別族群的現身議題，但仍存相關限制。如Lev（2004）發展的模式，

多是奠基於過往實務工作經驗，而非實徵研究，且是較簡要、廣泛性、綜括性地陳述跨性別者向他
人現身的經驗，較少聚焦特定跨性別者如跨性別女性的現身狀況做討論，甚至在跨性別者向父母現
身歷程之具體脈絡與訊息釐清上，如現身動力與意義、可能困境、父母的回應、以及如何因應等也
較少著墨；至於謝秋芳（2014）的研究則以兩位跨性別男性及其母親為訪談對象，這可能存有資料
豐厚度不足、在提供廣泛性解釋上有限等問題；此外，該研究也將跨性別者的性別認同發展納入討
論，這可能壓縮對向父母現身相關經驗的瞭解。就此，鑑於特定跨性別者的主觀經驗仍需被細緻探
究及理解（Hendricks & Testa, 2012; Olson et al., 2016），本研究便奠基在更多研究對象的實徵資料，
深入釐清跨性別女性向父母現身的相關經驗與脈絡。

（二）跨性別者與父母之互動經驗

現今較多研究已關注到家庭如何面對跨性別者現身。多半家庭成員較難接受跨性別者的現身，
尤其對於父母而言，更可能經驗到模糊性失落（ambiguous loss），即未明確失去某個家庭成員，但
仍感到憂傷，這可能係跨性別者外表、溝通行為、彼此關係、家庭角色等轉變、對其期待的落空等
因導致（Norwood, 2012）。然 Coolhart等人（2018）也發現，父母仍可能發展出相關策略因應這模
糊性失落，如挑戰自我對性別的界線、將孩子視為首要等。但值得關注的是，Norwood（2012）指出，
跨性別者的父母不一定能給予無條件的支持與愛，因其會掙扎於是否遵從社會刻板印象、信仰、以
及個人信念下的家庭關係、角色、責任義務等，而這是與跨性別者的性別過渡相衝突。相關研究也
進一步發現父母面對跨性別孩子現身存有反應上的差異，即父親傾向情緒截斷如沉默與情緒隔離、
母親則會偏向涉入更多情感，並過度擔憂與哀傷孩子的處境（謝秋芳，2014；Wren, 2002）。
現今較少研究單純聚焦在父母面對跨性別現身的相關歷程，而是廣泛地探討家庭成員的經驗。

如 Lev（2004）奠基在實務工作經驗，發展了跨性別家庭現身模式（family emergence model），揭
示家庭系統在面對跨性別者現身時可能經歷的身心反應與互動，包含四階段，即 1. 跨性別者的揭
露／家人的發現─跨性別者的現身感到震驚、被背叛、困惑等情緒；2. 關係動盪─跨性別現身引起
衝突與壓力，導致關係轉變，其可能迴避或易受波動，甚至掙扎與擔憂雙方的未來，此時，家人也
可能選邊站，形成對立；3. 彼此協商─當認清此議題的不可逆，家庭開始討論可能面臨的挑戰，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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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如何面對其轉變，甚至嘗試接受性別多元的真實，並軟化個人規範與信念；4. 尋找平衡─彼此
的秘密逐漸減少，家庭也不再陷入動盪、混亂、或有協商差異的需求，其較能平等地對待跨性別
者，並恢復正常生活。謝秋芳（2014）則透過三對跨性別者（兩位跨性別女性、一位跨性別男性）
與其家人（如母親與手足）之對偶研究，探索家人在面對跨性別者現身時的互動與調適歷程，其發
現跨性別現身後，家人可能經歷混亂、衝突、迴避，這背後存有複雜情緒及恐懼感，致使彼此關係
持續對立。後續則進入自我調整階段，即當家人願意正視跨性別者的需要、看見其成長與改變、投
注更多關心、甚至表達對其安危的擔憂，跨性別者也會因此而改變互動模式、緩解對立關係，最終
家人趨向接納。值得關注的是，這整體歷程具變動性，會受跨性別者的決定、家人自身與社會脈絡
因素所影響，家人也可能因價值衝擊、掙扎、擔憂，而在接納與抗拒的歷程中反覆游移（謝秋芳，
2014）。此外，在調適歷程中，彼此的策略因應也在調適結果上扮演重要角色，如面對現身，跨性
別者透過提供資訊、抗爭、心理戰、先斬後奏、討論、價值辯證等方式與家人溝通，以期望自身需
求被理解、身分被認同，甚至獲取相關社會支持（如友伴、多元性別相關組織或團體、專業心理與
醫療資源等）以緩衝現身衍生的壓力，而家人則可能透過勸導、迴避、同理等策略因應，以表達對
其之擔憂（謝秋芳，2014；謝秋芳等人，2013；謝秋芳、趙淑珠，2016）。對此，這與少數壓力模
式相呼應，即個體之因應策略以及相關復原力因素如社群連結、社會支持等，有助跨性別者降低性
別相關壓力源帶來的負向影響（Meyer, 2015）。相關研究同樣顯示，這可促進跨性別者與父母、
家人間的溝通（Bonifacio & Rosenthal, 2015），甚至鞏固其在困境中認同的持續發展（Riggle et al., 
2011）。
可議的是，雖上述歷程模式呈現了家人面對跨性別者現身之相關經驗，但仍存些限制，如家人

涵蓋層面較廣，像是手足、父母、祖父母等，其對跨性別者的意義、彼此間的關係與互動型態、甚
至其脈絡背景可能存有差異；再者，這些模式多奠基在少量跨性別者觀點或工作經驗反思而成；此
外，對於現身相關脈絡像是如何順利現身、現身意義與動力等部分釐清有限；甚至，這些模式也較
偏向綜括性討論跨性別者的狀況，然能否提供更細緻觀點以理解「父母」面對「跨性別女性」現身
之相關回應，仍待進一步釐清。

（三）研究問題與目的

鑒於上述研究缺口，以及研究對象招募狀況，本研究便聚焦跨性別女性，透過質性研究取徑，
深入釐清其向父母現身之相關經驗，藉以建構出一歷程模式，並具體呈現各階段可能樣貌，進而帶
來學理與實務應用之貢獻。對此，本研究探究以下三個問題：
1. 跨性別女性向父母現身的歷程與經驗為何？
2. 跨性別女性如何因應向父母現身所帶來的影響？
3. 促進跨性別女性順利向父母現身之可能因素？

方法

（一）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透過立意取樣與滾雪球取樣招募研究參與者。招募條件為：1. 自我性別認同為跨性別者，
正經歷或已完成前述 Dickey等人（2012）所定義的社會過渡或醫療過渡者；2. 曾向父母現身，即
向其正式告知、討論，並展現自身性別認同者。本研究招募方法如下：1. 於一些跨性別的網路社群
（如臉書、line群組、論壇）發布研究資訊（如研究目的、程序、受試者權益、招募條件、聯繫方
式等）以招募潛在參與者；2. 透過電子郵件、電話與社群媒體與認識的潛在參與者聯繫，以確認其
參與意願；3. 懇請參與者協助邀請更多潛在參與者加入研究。總計共 16位跨性別女性參與訪談（年
齡範圍為 23至 45歲；平均 28.94歲；6位居住在臺灣北部地區；6位在中部地區；4位在南部地區）；
此外，訪談當下，其都已進入社會過渡歷程，甚至醫療過渡階段，如於身心會談評估歷程、賀爾蒙
治療等；再者，受訪者皆有向父母現身的經驗，現身時間從就讀大學至工作階段皆有。總計，共 24
份訪談稿被收集，因一些參與者接受兩輪訪談以更清楚瞭解其現身歷程。參與者背景資訊詳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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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受訪者背景一覽

受訪者代碼 暱稱 年齡 居住地區 接受訪談次數

A 小雨 25 臺灣北部 2次

B 廣姐 45 臺灣北部 2次

C 娜娜 27 臺灣中部 1次

D 小魚 30 臺灣北部 2次

E 裸姐 25 臺灣南部 1次

F 香香 26 臺灣南部 2次

G 桂花糕 31 臺灣中部 1次

H 阿怎 23 臺灣北部 2次

I MOMO 28 臺灣北部 1次

J Shero 33 臺灣中部 1次

K 小恬 27 臺灣中部 1次

L 海浪 26 臺灣北部 2次

M 甜心 30 臺灣中部 1次

N 阿玄 27 臺灣中部 1次

O 小逸 28 臺灣南部 2次

P Fiona 32 臺灣南部 2次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收集資料，共發展兩份訪談大綱。第一份是基於相關研究如跨性別生
活困境與適應（如Galupo et al., 2014; McCann & Brown, 2017）、與家人互動及現身經驗（如謝秋芳、
趙淑珠，2016；Devor, 2004; Lev, 2004; Norwood, 2012）所建構。後續，初訪一位參與者來精進訪談
大綱，並為後續正式訪談預備。相關修改包含：從性別認同發展談起，能更進入參與者脈絡；聚焦
探究現身意義，這可能支持現身歷程推進。修改後的訪談大綱用於第一輪資料收集，如下：
1. 您是如何看待自身性別認同？自身性別認同發展歷程、相關經驗為何？ 
2. 您如何思考向父母現身這件事？現身對您的意義？ 
3. 請您分享向父母現身的歷程。當初現身的情境？想法與感受？
4. 現身後，您的生活有什麼改變？父母如何看待您的現身？ 
5. 您如何因應現身後的影響？歷程中考量或展現了什麼，使現身更順利？
6. 此時此刻您如何看待這段現身歷程？
經初步資料分析後發現，仍有些資料不清楚待釐清，對此，本研究發展了第二份訪談大綱進行

第二輪資料收集，以精進研究結果。內容包含：
1. 什麼動力支持您在現身歷程中碰到困境仍持續前進？
2. 這些您採用的因應策略有何意義與影響？ 
3. 您如何看待友伴與手足在現身歷程中扮演的角色？

（三）研究程序

本研究程序包含下述兩步驟：

1.初訪與正式訪談

在完成研究參與者招募後，初訪了一位參與者，以精進訪談大綱，這資料未納入後續分析。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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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正式訪談前，研究者皆告知參與者知情同意相關資訊（如研究目的、程序、資料收集與保密、
受訪者權益、後續資料處理等），同時提醒訪談會透過錄音筆與手札紀錄，以利語言與非語言訊息
被如實描述。值得關注的是，在知情同意部分，尤重研究倫理以保障受訪者權益，除強調資料的保
存方法與期限外，相關資訊亦如實傳達，如訪談資料會採匿名方式處理，不透露一切有關個人資訊；
資料僅作為研究使用，非有他途；受訪者在參與研究歷程中若有任何理由皆有權停止參與研究並銷
毀資料；若受訪者因本研究而有任何引起身心不適或創傷等情形，研究者可提供相關心理專業單位
資訊或協助轉介，以獲進一步幫助等。受訪者可決定訪談地點，多是隱密的咖啡廳包廂、或受訪者
／研究者工作地點的隱密空間、諮商室等。訪談時間介於 120至 180分鐘，共兩輪資料收集被實施。
訪談歷程中，研究者亦保持尊重、同理的態度，並根據受訪者脈絡提供適切回應，同時也留意受訪
者狀態與情緒，以保障其權益。關於資料收集，在第一輪收集後期，參與者的描述已逐漸重複，似
乎資料已飽和，故經研究者間討論後，決定在訪談完第 16位參與者後停止訪談。在完成初次資料
分析後，雖已辨識大致現身歷程架構，但尚有不明確的議題待釐清，如現身動力與意義、友伴與手
足在現身歷程中的角色、因應策略採取的考量等。因此，實施理論抽樣（即第二輪訪談）以澄清上
述內涵。對此，經聯繫第一輪參與者後，共八位參與者願意接受再訪。而在訪談六位後，發現資料
大致已被澄清、少有新觀點顯現，即資料趨於飽和，故在訪談完八位參與者後便停止資料收集。綜
此，共收集 24份訪談稿。

2.資料處理與分析

研究者將這些錄音檔轉謄為逐字稿，後進行資料編碼及分析。關於編碼，第一組數碼為英文字，
即受訪者編號，從 A至 P（請見表 1）；第二組數碼為數字，即出自該受訪者逐字稿中的第幾段描
述。關於資料分析，由本研究主要研究者（即第一作者）與一位偕同分析者一同負責。研究者獲有
教育心理博士學位，大學與碩士階段亦就讀國內輔導諮商系所；偕同分析者同樣畢業於國內輔導諮
商系所（大學與碩士層級）。兩位分析者皆修習過諮商、質性研究、多元文化與性別諮商等專業課
程，並具備質性研究執行、分析與發表等經驗。兩位分析者在資料收集與分析過程皆進行自我反思
（self-reflection）（Cope, 2014），以檢視主觀意識對研究結果產生的可能影響，進而促進研究結果
更趨受訪者真實。
研究者因過往專業訓練曾聚焦跨性別者族群進行深究，加上與跨性別女性友人的互動，故對其

相關脈絡，像是處境、性別認同發展歷程、以及成長背景中傳統社會價值可能的壓迫、甚至需求與
調適等議題有一定程度理解。關於向父母「現身」與否，就研究者觀點，這對多元性別族群來說，
有許多因素得考量，如父母接受度、彼此關係基礎、互動型態、自身條件（像是準備度、需求、認
同發展）等；甚至對跨性別族群而言，可能須更縝密的思慮，因外表裝扮、性別與身分的轉變，對
父母都可能帶來更大衝擊，並經歷到模糊性失落的議題。就此，並非所有跨性別族群決定向父母現
身。然就文獻梳理以及與友人的互動發現，向父母揭示自身狀況以獲得其理解與認同，對跨性別者
的身心發展、適應、甚至彼此關係互動而言，似具有意義，故這雖如一道坎，若有機會，其仍可能
嘗試跨越。綜此，研究者並未抱持著現身為必經歷程的想法，而是以開放、好奇的角度，探究為何
一些跨性別女性有意願向父母現身，這考量、歷程經驗、意義，甚至可能的因應為何等；換言之，
研究者仍抱持著社會真實乃多元主觀建構觀點，故對其現身歷程未有既定想像，而是期望透過深入
理解受訪者的觀點與真實建構，以刻劃出對其現身意義與歷程的理解。
其他反思如下：資料收集主由研究者負責，因具有諮商、性別教育背景，較能進入受訪者脈絡

並建構關係，以讓受訪者更自在地分享；甚至，透過探問技巧，也更細緻理解受訪者經驗。然也因
諮商訓練緣故，較易涉入受訪者情感，並偏重其弱勢層面，而對其現身歷程中的因應能力與能動性
較少聚焦。就此，透過這些反思，以在研究歷程中時時提醒自我，避免主觀意識過度涉入；另外，
也嘗試於第二輪訪談更聚焦上述面向探究，以對跨性別現身歷程有更完整理解。再者，研究者與偕
同分析者雖對跨性別女性有基礎理解，然因未有相似的性別認同，故較難設身處地理解其狀況，對
其議題掌握度仍需提升；對此，兩位分析者也透過加入跨性別者網路社群、與跨性別友人有更多互
動、甚至定期閱讀相關文獻等來瞭解其脈絡，以在分析歷程中更貼近受訪者經驗，豐厚分析內涵。
關於偕同分析，最初，兩位分析者先針對 20%資料獨立編碼（即 5份逐字稿）。Kappa’s alp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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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計算以確認分析的評分者一致性信度（Silverman, 2015），這 20%資料的評分者一致性信度介於 
.63至 .85，即好的一致性信度（Fleiss, 1981），故歸結出的編碼表可用於後續編碼工作。接續，分
析者各自獨立完成編碼工作，並定期討論編碼狀況，以促進編碼一致（Silverman, 2015）。最終，
全部資料的評分者一致性信度介於 .67至 .88，即好的一致性信度（Fleiss, 1981）。
本研究採紮根理論（grounded theory）（Strauss & Corbin, 2007）進行資料分析（請見表 2），

因其具有具體且系統性的分析步驟，有助資料間比較、歸納、精煉，進而能細緻釐清跨性別女性向
父母現身經驗；此外，紮根理論可提供歷程性分析，透過紮根於資料，並重視資料中呈現一段時間
內結構條件與行動／互動間的對應狀況、關聯性、彼此互動狀況，像是行動／互動如何演進以回應
情境脈絡的改變等，經由這些相互組合，以助捕捉生活中某歷程及現象的複雜性，進而建構用以詮
釋此歷程現象之理論模式（Strauss & Corbin，2007），如現身歷程。然這建構的理論模式並非為最
終點、最完善之詮釋、甚至並非普遍的真理，其需被視為一個瞭解某歷程與現象的觀點，其仍可能
因情境脈絡改變、新的資料收集，而被不斷微調及修正（Glaser, 1998）。故本研究在結果呈現上，
雖嘗試梳理出跨性別女性向父母現身之整體經驗與樣貌，但仍保留可能的個別差異與多元，如被迫
現身的可能，甚至在結果詮釋上也盡可能保持彈性，以提供未來與此對話、調整的空間。
此外，本研究分別在質性研究的可信度（credibility）、可轉移性（transferability）、可靠性

（dependability）、與可驗證性（confirmability），採取以下策略以強化研究結果的值得信賴度
（trustworthiness）（Merriam, 2002）。
（1）可信度（credibility）：於資料收集與分析歷程，研究者定期邀請同僚進行討論（peer 

debriefing），並針對分析結果的豐厚程度、嚴謹度、與受訪者脈絡符合性等提供回饋（Cooper et 
al., 1997）；（2）可轉移性（transferability）：盡可能地清楚呈現研究結果，並適切引用受訪者的
相關描述，以利研究結果具可轉移性；（3）可靠性（dependability）：清楚描述研究方法、程序、
資料收集與分析等資訊，以透明化研究資料與結果取得歷程；（4）可驗證性（confirmability）：採
用自我反思（Cope, 2014）及參與者檢核（member check）（Birt et al., 2016）以達可驗證性。參與
者檢核讓受訪者檢閱研究詮釋結果，並邀請其提供回饋，以利研究結果更符應受訪者的脈絡與意涵
（Birt et al., 2016）。如多數受訪者雖認同初步分析結果，但仍有一些表示部分研究結果須進一步闡
明，例如須將現身動力與意義內涵描述更為細緻、補充跨性別女性及其父母可能遭受的社會壓力等，
這些回饋也與研究者初步分析部分結果相符，因此，研究者決定進行第二輪訪談。分析結果再次寄
予受訪者群，並收到多數受訪者回覆表示認同對初步分析的結果補充、以及同意最終分析結果貼近
所認知的跨性別女性現身脈絡及經驗。

表 2
本研究紮根理論分析步驟與舉例說明

分析技術／步驟 內涵 舉例說明

沉浸閱讀

immersive reading
反覆聆聽錄音檔並閱讀所有文

本，以對整體內容有基本理解

及印象。

初步閱讀所有文本，以形塑對文本的基本印象與重點，如現身

經驗、現身歷程、現身意涵、父母回應、因應與調適等。

開放性編碼

open coding
對文本中有意義的單元（詞

語、句子或整個段落）進行初

始編碼，並透過概念間的不斷

比較與融合，以整合出更高階

段的類別與次類別。

如受訪者提及「⋯⋯又想到說可能對方接納度不高，或是對我

的態度會有轉變⋯⋯」，這背後具有不受接納的概念，而反覆

在文本中發現相似內容並做標示，形成重要的碼「擔心現身後

不受接納」，這又與其他概念相近的碼如「擔心關係破裂」、「不

知如何適切應對」等整合成更高階類別──「猶豫期」，這顯

示猶豫期的樣態多有對現身的擔憂而影響行動。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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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技術／步驟 內涵 舉例說明

主軸編碼

axial coding
建構類別間的連結，並整合以

提出一暫時性的理論架構。

如上述類別與其他類別「自我展現與反覆試探期」、「現身」、

「關係震盪過渡期」、「接納」等具共通性，即皆關於「現身

歷程與經驗」。每一階段亦呈現跨性別女性在歷程中的脈絡、

行動與結果。而「促發現身動力」及「順遂現身因素」以及「面

對挑戰的因應策略」亦可能與現身歷程及經驗相關聯，即細緻

化了跨性別女性現身之內外在動力以及因應調適。就此，透過

整合，一跨性別女性現身之暫時性理論架構被提出。

選擇性編碼

selective coding
辨識出核心類目，並驗證這理

論架構與資料間的關係，以精

進此架構。

透過資料來回比較、對照、以及討論檢核，核心類目「跨性別

現身歷程」被辨識出，此連結著現身前狀態、現身歷程與經驗、

現身困境與因應、以及順遂現身要素等；現身前可能存有顧慮，

然現身動力促發跨性別者規劃現身，雖現身歷程可能存有阻礙，

但現身動力仍支持跨性別者在動盪中前進，並發展出相關策略

回應，而順遂要素亦促進跨性別現身。此為紮根於本研究資料

之跨性別女性現身歷程樣貌。

理論抽樣

theoretical sampling
理論抽樣可釐清分析結果中模

糊、不清楚概念之多元面向，

進而深化理論架構的具體性。

如初步資料分析發現現身動力與現身歷程及困境應對間的關係

仍模糊，故透過理論抽樣（即第二輪訪談）來確認其中關係，

以完整現身歷程模式。

結果

以下將分兩個面向陳述：一、跨性別現身歷程，此包含現身前狀態、現身經驗與歷程，其中亦
呈現各現身歷程樣態與對可能現身困境的因應；以及二、順利現身的催化要素。就此，以構築對跨
性別女性向父母現身歷程的理解。

（一）跨性別現身前狀態

1.性別認同發展與釐清

本研究跨性別受訪者主要為已在工作的跨性別女性，並在經濟與生活上獨立。其回憶起當初向
父母現身前，也是經過一段長時間的性別認同釐清歷程。幾乎全數受訪者皆表示性別認同發展並非
一帆風順，反而是一佈滿荊棘的歷程。幼稚園、小學時，經自身與和他人的觀察比較，發現內在性
別、氣質、外在行為表徵等傾向女性，然隨著成長，性別角色的社會規範開始對其限制、束縛，這
顯現於家人、同儕、教師對其行為表現之糾正、排斥、與性別認同的漠視，使得其產生認同的混淆、
困惑，甚至嘗試表現得更符應社會對其性別角色的期待，這段期間約在小學開始至高中時期。但因
對女性的性別認同原屬本質，雖行為上有壓抑，內心卻受本質驅動，並隨個體愈趨成熟、自主意識
發展、外在資源等影響，逐漸整合與釐清自我性別認同，即認同自己應為生心理女性，這約發展在
大學階段。隨性別認同發展愈加明確與穩定，個體亦可能在外在裝扮、行為表徵有所轉變，甚至思
考向家人現身的可能性、性別轉換等。

2.現身意義與動力

向父母現身、坦承自我性別認同、甚至是以自己悅納的樣貌展現，是一重大決定。跨性別女性
願意面對現身可能伴隨的挑戰，背後多有動力支持，包含：

（1）正視問題並展現真實自我。受訪者認為現身是遲早的事，雖暫不現身可避免許多困擾，但終
得正視性別認同的議題，以降低長久以來性別認同衝突、壓抑所帶來的內外在不適，藉以更真實地

表 1
名詞學習範例說明（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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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自我，尤其是在重要他人即父母面前。

如小雨表示：「（現身）是一個真實想要成為的樣子，⋯⋯你會不斷想說，你要朝什麼樣子發展。
因為我自己就是女生⋯⋯我不想再隱藏，想要很自在地做自己，擺脫掉那些壓力跟別人的看法。」
（A-012）
小恬則認為性別即人生，需在有生之年做有意義的事：「我以一個男孩子的方式出來時，我不

管怎麼拍照，或別人怎麼稱讚，我都不開心也不滿意。直到後來用屬於我本來的型態出來後，稱讚
才覺得是⋯心靈上面的平靜。⋯我希望在有限生命做一點有意義的事，就無憾了。」（K-024）。

（2）自我挑戰以適應他者目光。現身是一種自我挑戰，挑戰自我能否以真實樣貌再次融入家庭生
活、乃至社會，並適應其之眼光與回應。如阿怎指出：「⋯⋯想要挑戰自己，希望自己不要再退縮，
可以自在的面對很多不一樣的眼光。⋯⋯我好像十幾年都在過爸媽期望的樣子，⋯⋯當我確定我要
這個（轉換性別），但卻沒有努力，這不是很辜負自己。」（H-030）；Fiona則認為：「和爸媽現
身，就因為他們很重要，所以得考量很多，尤其台灣社會，對男生的期待更大我認為⋯⋯當然會怕
關係破裂啊⋯⋯但我是把這當作一個⋯⋯就是一個挑戰。說實話，畢竟在這社會上還有無數個挑戰，
最終我們也得調適自己，適應別人怎麼看待你，若連爸媽這塊都過了，我都可以面對了，⋯⋯，那
其他人的評價似乎也都還好了。」（P-023）

（3）獲父母認同以臻圓滿。因對父母的重視及擔憂，父母往往為受訪者選擇較晚現身的對象。其
選擇向父母現身亦是希望父母能瞭解、同理自身狀況、肯認真實的自我、並支持自身性別轉換的相
關決定。此認同有別於友伴、手足、甚至伴侶的認同，其更趨向突破最後一道瓶頸、人生圓滿之感。

如海浪與MOMO表示：「要走這段路（性別轉換），一定得得到家人支持。我覺得兩個（家
人與朋友）都很重要，只是家人的支持是，你逃不開的，你最後還是要回家什麼的。⋯⋯我覺得能
夠跟家人講，算是一個里程碑吧。」（L-008）；「其實也是希望重要的人可以理解，像家人，⋯⋯
對我好像滿重要的事情，其實我每天都須要面對這些事情，雖然現身對我而言是有壓力的跟赤裸的，
但是，讓重要的人看見自己，我覺得是重要的。⋯⋯對我來講，家人是很重要的認同來源，然後我
不想永遠逃避。」（I-040）

（二）現身歷程與經驗 

現身是一段歷程。就受訪者經驗，這可分作五階段：「猶豫期」、「自我展現與反覆試探期」、
「現身」、「關係震盪過渡期」、「接納」。

1.猶豫期：在做自己與暫不現身的舒適中擺盪

對於向父母現身，需考量的事太多，現身固然能帶來些什麼，但也可能伴隨困境與挑戰，而不
現身雖帶給自己維持現狀的舒適，但似乎這無法讓自己更真實、更坦然做自己。這些皆讓所有受訪
者感到猶豫，猶豫便是此階段最佳寫照。
具體而言，現身意義誠為一動力，促使跨性別女性開始思索如何妥適地向父母坦承自我性別認

同，並以嶄新身分過生活。但現身是一個重大決定，一方面其有現身的需求，另一方面，仍對現身
後的未知生活感到憂心，故讓其猶豫是否該走上現身這段旅程。值得關注的是，現身擔憂並不僅限
於父母的回應，如擔憂愧對父母、擔憂父母反應，受訪者亦擔心現身後太過引人側目，不確定社會
與周遭他人會如何回應、未來生活是否會碰到挑戰。
如娜娜具體形容對現身的擔憂：「⋯⋯我必須講出來內心的渴望，但要跨出去那一步，又會往

後再退，可能鼓起勇氣想講，又想到說可能對方接納度不高，或是對我的態度會有轉變，或是不想
再面對關係上的破裂⋯⋯就是很猶豫。」（C-040）
小魚認為這種猶豫來自跨性別的現身影響更全面：「一個 gay他從小就是扭扭捏捏這樣子的氣

質，大家都習以為常了，可是 Transgender卻不只是他的內在東西要出現，甚至他可能連外在都有
改變，完全顛覆大家對他的印象。」（D-087）
此外，跨性別者現身前的猶豫與焦慮亦會與自我狀態有關，如是否準備好因應他人回應、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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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身所帶來的舒適、對自我的懷疑等。如小雨提及：「面對現身這重大的決定，我反而會懷疑自己，
不知道是否能既顧到對方，又能講出我的需求，甚至不知道要用什麼方式面對對方，所以就卡在那
了。」（A-062）
這些擔憂與受訪者的現身需求相互拉扯，使其陷入兩難，然此時相關資源的支持，如親友、專

業資源等，以及自身背後現身意義為一驅動力，驅使受訪者思索各種現身的可能，故其仍在這煩惱
中嘗試下一步，即自我展現與反覆試探。

2.自我展現與反覆試探期：彼此間的攻防

現身並非一蹴可及，因現身意味著用真實樣貌展開新的生活，這對跨性別女性、甚至是父母、
家人都可能帶來衝擊，故需有所調適。為利現身順利，本研究所有受訪者皆認為在向父母正式現身
前，需步步試探以瞭解其對現身的態度、同時也讓其習慣可能的轉變。這是逐漸做自我、展現性別
認同的歷程。然過程中父母的反應也會影響跨性別女性的行動展現及後續回應，這猶如彼此間在跨
性別議題上展開了一陣攻防。
具體而言，跨性別女性可能會擔憂父母反應，而盡可能在其面前表現得符合原生性別形象，即

便有些跨性別者因賀爾蒙治療而在外觀上逐漸有轉變，也是如此。但開始逐步試探後，通常跨性別
會嘗試在父母、家人面前逐漸改變外在裝扮與容貌成中性、女性向，或是幽微地讓其知道自己傾向
的裝扮，或不這麼刻意隱瞞自身外觀轉變。如阿怎分享其透過轉變外在裝扮，以試探父母可能反應：
「他們覺得我的穿著怎麼愈來愈女生，我爸媽就說，你怎麼那麼像女生，然後我就笑笑，他們也沒
有多問什麼⋯⋯我就先用 CD（變裝者）的方式跟媽媽講：媽，我喜歡穿女生、中性的衣服，這比
較舒服。⋯⋯他們覺得我不要穿的太誇張就好。」（H-051）
裸姐也有類似經驗：「我認為一定得一步步改變妝容，這樣比較讓他們習慣，從化妝、把頭髮

放下來、除毛，然後開始穿一些中性的裝扮，到後來⋯⋯才會穿胸罩這東西。像有一次胸罩穿回家，
我就把它脫掉放在一個地方，⋯沒想到被她（媽媽）發現，她竟然跟我講說，你那個內衣要洗啊，
很髒⋯⋯，我覺得循序漸進有點奏效，不過過程中她也還是會叫我不要打扮太過頭！」（E-040）
跨性別女性亦可能透過其他方法來試探父母的態度，如開啟討論多元性別、性傾向的對話空間，

給予一些多元性別觀念引導等。如甜心說：「我一直都有鋪陳，丟一些同志訊息給他們（父母），
小幅度、小幅度的鬆動。」（M-068）
值得關注的是，跨性別女性可能會反覆經歷這歷程。若父母展現不友善、疑惑、拒絕，其可能

又會退回猶豫狀況，懷疑往後生活是否為自己所期望的？思考著是否真的該現身？同時，也可能想
著可以用如何怎樣方式來展現自我，試探並鬆動父母態度。即父母反應可能影響著跨性別者對自我
的看法、以及相關認同之發展。如小雨所述：「當我一開始頭髮變得比較長，我爸媽就有反應了。
那時候我的判斷是，沒有接納的態度，所以就覺得，應該是要一步一步來，用一個比喻，像是緩慢
的割，不是一次就流血的割，反而接納性比較高。」（A-071）
隨著逐步試探、現身意義的驅動，跨性別女性也愈趨現身。對此，對父母狀況的掌握度、以及

自我現身的準備度，則是影響其是否現身之關鍵，即現身計畫是否細緻（如何時、何地、向誰現身、
如何現身等）、是否能預期對方可能反應、能否適切因應與照顧對方情緒等。

3.現身：將議題浮上檯面

現身，意味著跨性別認同這潛在議題浮上檯面、正式被討論與言明並不再隱藏。所有受訪之跨
性別女性皆有此經驗。其多會挑選母親作為首要現身對象，因相較於父親，其認為與母親關係較佳、
身為女性的母親可能對性別接納程度較高、情感與同理心較豐沛，較能理解與溝通等。除手足外，
跨性別女性也期望母親成為一支持資源，作為與父親或其他家庭成員間溝通的橋樑。
現身的形式多元，受訪者多傾向情感導向的現身，用情感作為訴求，讓父母理解其生命故事、

性別認同與期待等，以緩衝現身當下的情緒衝擊。此外，有些受訪者會期望現身時有支持的親友在
旁陪同，以舒緩當下高壓氛圍、並催化父母接納。亦有受訪者選擇透過專業資源如精神科醫師、心
理師來協助現身。不論方法為何，現身時堅定自我真實、讓父母清楚理解自身狀況，是跨性別女性
所重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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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花糕與小魚分享當時現身狀況：「我用偏向情感的跟他們（父母）說我覺得我是女生，我很
小就有這樣的認同，我也知道他們在擔心什麼，我留這樣的頭髮、這樣的個性、這樣的衣著出去外
面，會找不到工作什麼的，但是你不用擔心，⋯⋯同事跟上司們也都很接納我。」（G-092）
「我把我的伴侶、我的照片、還有我的生活讓她（媽媽）知道。我就跟她說，⋯⋯其實我的生

活非常精彩，⋯⋯我有辦法從一個不敢出門、到敢出門、到留頭髮、到出去外面用女生的方式、身
分去工作，那甚至連這樣子我都找到伴侶，我自己的人生已經完整了，不再是拼拼湊湊。我把我的
歷程告訴她，也希望她可以知道，可以接納。」（D-069）
阿怎則在專業資源協助下現身：「剛開始護士跟醫生都認為我是女生。我就跟醫師說我想做女

生的想法。那時，我跟我媽媽都在裡面，後來我們兩個都有哭，精神科醫師就跟我媽媽說，我這樣
是正常。對，她很震驚。」（H-072）
就受訪者經驗，現身時父母多半也略知其性別認同，這可能來自對其成長歷程、日常生活的觀

察。如海浪所言：「媽媽從小到大都看在眼裡，她會去提醒你說你不應該這樣子，你應該要怎麼樣。」
（L-081）。然現身不見得都能完全依照規劃進行，有時是非預期現身而措手不及。如有受訪者表
示因性別認同障礙而有兵役提前退役需求，退役的評估需有三方會談即軍方、院方與家長等，歷程
中便會讓父母知道孩子狀況，進而被迫現身；另也有受訪者因接受賀爾蒙治療，漸漸在身體外觀、
容貌上有些微轉變，而父母也略知，故主動找其討論，進而被迫現身。

4.關係震盪過渡期：跨越後的來回震盪與調適，以向接納邁進

現身可能帶來衝擊並引發與父母間的關係震盪，這便引動跨性別女性的相關因應及調適，並嘗
試在這反覆動盪中帶著父母往接納方向邁進。如此亦是現身後至接納間的一個過渡。共有約八成受
訪者（13位）經歷此階段。
（1）關係的震盪。受訪者認為，現身後的挑戰往往在於父母與社會對跨性別女性的態度，即其性
別認同與性別轉換是和父母自身價值、信念或信仰有所衝突，這背後可能乘載著社會對性別的束縛、
以及對跨性別女性的混淆與汙名。 
如娜娜指出，多數人會將跨性別與同志族群、愛滋畫上等號，這始於對跨性別女性的混淆與汙

名：「他們（父母）會把跨性別跟性傾向連結在一起，然後，這社會對同志的想像，還有很多負面
的部分。比方說愛滋病等等。」（C-049）

MOMO提及社會對性別的束縛，也導致父親的不諒解：「在我爸的世界裡，只有男生跟女生
的差別，我想多數人也這樣覺得，他們沒辦法想像我身體裡住著一個女生。」（I-073）。
此外，父母也會擔憂他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孩子、甚至如何看待自己，即觀感問題。如香香分享

自身經驗：「我媽她怕的是回去後怎麼面對我爸，怎麼面對我奶奶，怎麼面對整個村莊的人。」
（F-123）；小逸也指出類似狀況：「比如說姑姑啊、阿姨來的時候，媽媽就會說你就還是做回原
本的性別吧，人家看了比較不會不舒服，不會奇怪。比方扶輪社，我爸也不讓我參加了，他也不會
帶我去他學校了，好像怕丟臉。」（O-060）
再者，受訪者指出，對跨性別孩子未來生活的擔憂，亦為可能影響父母對其性別認同接納的因

素。如其可能會面臨許多社會挑戰、擔憂其未來生活不符自我想像而有期待上的落空、甚至擔憂賀
爾蒙治療、變性手術等對其身心健康造成之影響。如海浪分享其經驗：「他（爸爸）就問：你有沒
有想過別人怎麼看待你？之後找工作順利嗎？如果你要考研究所，面試會不會遇到一些阻礙？我覺
得他很難想像我未來的生活，因為他是被異性戀教育長大，這樣子成長、結婚、生小孩，所以他期
待我也是這樣。但現在卻變了。」（L-106）。此外，受訪者提及，期待落空也包含傳宗接代這件事，
其帶來的壓力尤其在跨性別女性身上更為明顯。MOMO與桂花糕說道：「畢竟是男生啊！尤其對
那種家裡只有一個兒子的，更怕香火沒了，我們基地有一些就是碰到這壓力，和父母有拉扯，他們
（父母）覺得就是一種期待落空，然後那壓力還會來自於更上一代，爺爺奶奶之類的，他們覺得也
難交代，怕他們失望。」（I-133）；「我覺得台灣人難免還是會在意男生要香火延續、扛起照顧家
庭責任這類事！當你跟他們（父母）說（現身）後，就好像他們這方面就沒辦法期待了，會讓你懷
疑自己是不是做錯了這件事（現身）⋯⋯可能對那種大家庭觀念還是很重的，或是家裡只有一個男
生的更是吧！就難處理親戚這方面的⋯⋯詢問。」（G-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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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顧慮與擔憂挑戰著父母與社會的既有價值信念，激發父母的不友善回應，以致破壞原有的
關係平衡、使關係趨於動盪。如父母一時間難以接受，而否認、漠視其現身，甚至有所衝突。這也
可能勾起跨性別女性的負向情緒如內疚與自我懷疑。像是小雨指出現身後的關係震盪：「當下講出
來並沒有鬆一口氣，⋯⋯壓力反而更大，因為對方的態度不是很好，所以我會想要修復這關係，試
著想要導正對方對我的概念是回到比較好一點的方向，⋯⋯但我家人（父母）有點不太理我，經過
房間不敢進來。」（A-099）
阿怎則分享現身後，母親尋求民間信仰支持，背後隱含著對其跨性別狀況的否認：「我媽某天

突然跟我說要帶我去一間廟。我一剛開始進去，我就知道我媽的用意，因為那間廟有在幫人家驅邪
收驚，在蘆洲吧，⋯⋯我當下確實想知道神明的想法，如果弄一弄，我還是原本的樣子，那我就是
跨性別。對，後來輪到我，然後乩童跟我說，神明說我安太歲沒有安好，補個儀式就 OK了，我就
更加確定我是跨性別。」（H-093）

Shero則分享現身後，經歷一段母親對其狀況否認、漠視、刻意避談，而彼此互動僅止於寒暄
的時期：「她（媽媽）一直覺得我們基督徒家庭，靠著她的禱告，我可能哪一天會變回去，對，但
其實她一直也知道沒有辦法（變回男性的樣子），所以每次打電話給她，或是她打給我，她不會主
動談這個，頂多是每天的寒暄，過得好不好，有沒有吃飯。」（J-080）

（2）對震盪的因應。就此，如何面對與因應這些現身後的影響，對於跨性別女性自身與父母的身
心狀況調適來說皆屬重要。在因應策略上，受訪者多運用以下策略，如策略一：細心釐清與溝通。
現身後，父母對受訪者的疑問、擔憂、不諒解也可能隨之產生，如跨性別為何？為何要以此樣貌生
活？性別轉換程序是什麼？危險性？以後生活怎麼辦？你的性向是什麼？怎麼面對親戚等？甚至有
時父母亦對受訪者感到內疚、蒙羞、傷心、或氣憤等。這些狀況排山倒海而來，但受訪者多認為能
做的仍是細心釐清與溝通，澄清其疑惑，並適時教育，同時伴隨時間讓其消化。如海浪提及：「她（媽
媽）會覺得明明別人同性戀也是這樣，為甚麼你卻是這樣，所以我後來就跟她講，我發現自己的狀
態不是同性戀，是跨性別，那我期待怎樣啊，其實我小時候就覺得自己是女生啊，然後什麼什麼⋯
發生了哪些事情，我就會丟出來跟她講。」（L-112）
小魚也提及自身經驗：「他們（父母）會思考自己在孩子成長過程中到底做錯什麼讓我的孩子

變成這樣，甚至還會有一些擔心是，你這樣子會不會對你的生活等等造成影響，而我就是陪著她去
疏通、澄清這些。」（D-083）
策略二為隔離冷靜、轉移焦點以減緩尷尬與爭執，並預備因應。現身是一段長期歷程，除了溝

通外，有時也須給予彼此時間沉澱反思，故受訪者多表示，面對此狀況，其傾向隔離冷靜，或轉移
焦點，一方面減緩尷尬與爭執、緩和彼此情緒，一方面也進行觀察、並依此預備後續應對。如小雨
回憶現身後彼此尷尬那段時期：「（現身後）我隔幾天有打電話，關心他們（父母）的狀態。困惑有，
逃避也滿多的。但我當下沒有馬上回家，⋯⋯因為回家對彼此都還滿尷尬。我們都還沒想到比較好
的說法，或是比較好的方式來面對被排斥的那種壓力，所以需要點時間看有比較好的方式圓場。」
（A-105）
尋求資源應援亦是常採用的因應策略，如手足、親友、醫療與心理專業資源、性別少數團體等。

透過這些資源的介入，如一同集思廣益、協助觀念與價值疏通、釐清擔憂、迷思澄清、情緒支持與
陪伴等，有助跨性別女性應對現身後的影響與家人的回應。
小魚回憶起一次家庭聚會上，親友伸出援手並緩和氣氛：「我阿姨從國外回來，在那之前有跟

她出去吃飯然後講我的事情，那因為他們在美國生活，他們覺得你這樣子（現身）是正確的，因為
你做你想要的。然後那時候（聚會）我爸看到我，他說你是誰啊，用一種很奇怪的眼神打量我，我
阿姨就把我拉到旁邊，就說「來，坐坐坐」，然後就跟我爸講說，你少用奇怪的眼光看人家，她這
樣很漂亮啊，後來我阿姨也有私底下找我爸爸，就是導正他的觀念。」（D-099）
另外，Shero提及：「持續參加熱線會去看很多不同跨性別的狀態，⋯⋯我們在熱線裡也是會

討論，有生命分享啊什麼的，討論現在的狀態，那可以去看，其他人是如何去跟家人溝通等等。」
（J-100）

（3）在反覆動盪與調適中前進。受訪者發現，父母對跨性別孩子的認同可能隨著其相關因應與澄
清稍有鬆動，但父母仍需與自身議題對話如擔心憂慮、價值觀、社會觀感、信仰等，故其可能在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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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來回震盪、討價還價、調適，這也引動跨性別女性的情緒與回應。但這歷程中的跌宕與次次回
應也更強化跨性別者自我概念，加深對自我性別之認同。小雨提及這歷程的反覆：「我跟我媽剛現
身就是，我講一次哭一次、她講一次哭一次這樣反覆⋯所以當她狀況糟的時候，我就不會多說什
麼⋯⋯，如果用名詞來定義，就是在動盪與接納的過程中，有時會進步，有時又會退步，你會覺
得，⋯⋯之前不是接納了，怎麼又會開這個話題？比如說，她對我交男朋友好像沒意見，但過沒多
久她又跟我說你不要有親密行為。」（A-131）
裸姐也有相似經歷，面對母親的不認同，其得不斷溝通：「我媽媽會覺得為什麼我要這樣裝扮，

我就得跟她解釋，我就會開玩笑跟她講說，你要我抽菸、喝酒、賭博、嫖妓、殺人、放火，還是我
裝扮回我原本的樣子，你選一個，她就無話說了⋯⋯當下她好像懂了，但過沒幾天還是會說，她覺
得我男裝比較好看啊，就在這反覆中。」（E-092）
然隨著反覆對話釐清、行動證明，以及相關資源的應援等，在時間的洗禮與關係牽絆的基礎下，

彼此互動可能會逐漸找到平衡。受訪者發現，父母亦會趨向鬆動自身價值觀、顧慮與擔憂，並在這
否認與接納的反覆歷程中，逐漸有意願討論跨性別的議題、開啟更多對跨性別理解的空間，以往較
為接受的歷程邁進。換句話說，現身後通往接納的過程，也是一段自我反覆現身、陪伴父母與家人
並疏通其困惑的歷程。如甜心所述：「這是一個逐漸的歷程，他們也得跟自己對話，⋯⋯我認為也
不要放棄對話，終究你得步步試探、步步推進，讓他們更瞭解跨性別，我覺得終究情感還是在。」
（M-122）

5.接納：接納並不等於支持

風雨過後，父母最終可能對跨性別孩子的認同有所理解，然這並非代表其就能全然支持孩子以
這樣的身分生活，甚至為其倡議，故「接納並不等於支持」亦為這現身歷程「接納」階段之寫照。
共有近八成受訪者（12位）進入至此階段。
具體而言，走過動盪，在看見跨性別女性本質展現、堅持，甚至是擴展對跨性別族群的理解下，

父母也逐漸釐清，並對跨性別者展現更多接納。這顯現在其態度與行為的正向轉變上，即父母逐漸
肯認自己的跨性別孩子、以跨性別孩子所期望的性別與方式對待之、適應跨性別孩子新的身分、更
開放地面對他人眼光等。如小雨說：「我媽開始會買我喜歡的女裝給我，這是她釋出友善、認同我
的方式。甚至到後來，她有在參加一些慈善團體，當有比較保守的人來說「你兒子這樣會不會不太
好？」，她會回說「她是我女兒，輪得到你來說嘴嗎？」」（A-151）
海浪則提及父母重新架構與詮釋信仰對跨性別者的態度：「一開始他（父親）會跟我說，你不

要違背上帝的旨意之類的。但是到後面，他開始跟我說，上帝應該是愛世人，他也沒辦法接受放棄
他人，就是遇到同性婚姻什麼就覺得這不對，他也覺得我的小孩沒有跟別人不一樣，他只是性傾向
或是性別認同不一樣。」（L-166）
父母的接納對跨性別女性的自我認同發展有所助益，這讓其更有信心做自己、更有資源處理因

現身與性別轉換所產生的相關挑戰。然有受訪者（6位）也指出，雖父母有所接納，但不見得會完
全支持，即他們可以理解與包容你的狀況，這可能出於他們看見我們對自身性別認同的努力，以及
看見社會對我們並非全然排斥，但並不代表他們真的支持你以這樣的身分繼續生活，這背後反映的
仍可能是一種擔憂、一種與自身價值觀的拉扯、內在失落感。
就此，仍需要些時間來證明、釐清擔憂與疏通，以往更支持的方向邁進。如小魚所述：「要讓

他們接受我甚至支持我，那需要很長的時間，也需要再努力。一開始我會覺得，為什麼我爸爸不能
馬上接受，可是後來，我覺得是，我自己都花了三十年來接受自己，憑什麼讓他花三十天就接受
呢？」（D-164）

（三）順利現身的催化要素

現身意義促進與支撐跨性別女性的現身。歷程中難免會碰上挑戰，雖相關因應策略有助其緩解
與父母的衝突，然受訪者回首這段現身歷程，仍認為相關因素須納入考量，以助減緩現身伴隨的影
響，並促進父母、甚至是家人的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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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堅定且自信地展現真實自我

堅信自己的決定、適切讓父母明瞭真實自我、並有自信地展現自我真實樣貌，如此態度展現亦
是促進順利現身，並讓父母、家人與他人信服的關鍵之一。如廣姐表示：「當我很有自信出去的時候，
人家看到的我，不是我好不好看，有沒有化妝，而是我有沒有自在。你要很肯定、很自信的告訴自
己，我是跨性別，請珍惜你自己。相信人家看到我們就是最真實的那一面，他們也會跟著尊重你、
肯定你。」（B-182）

2.展現照顧自己的能力、決心與行動

受訪者發現，父母會擔心這社會能否接納自己的跨性別孩子或手足，其是否有能力以真實樣貌
在社會立足、甚至能否因應這社會的偏見與不友善？對此，跨性別女性能否展現照顧自己的能力與
決心，亦是一個讓父母放心的關鍵，進而增進對其性別認同的接納。如桂花糕指出，在規劃現身時，
得思考經濟獨立，以利負擔性別轉換所需並規劃自我人生：「很常看到（跨性別者）把這個錯誤歸
咎在爸媽身上，要爸媽拿出錢給他們動（變性手術），這是錯誤的。因為這不是爸爸媽媽可以控制
的，如果你要平順地獲得這些認同，最好的方式是，這個錢你自己賺。⋯⋯對，你要讓他們看到，
他們才會放心，畢竟人生是你自己決定的。」（G-066）
小雨則認為證明能以新面貌找到工作，亦是促進父母接納的原因：「我的老闆跟我的同事對我

的態度沒像他們說的這麼負向的時候，他們（父母）就開始疑惑了。不是每個人都對我這麼疑惑，
可能就真的把我當女生看⋯⋯慢慢地，他們（父母）自己也習慣了，也沒那麼擔心。」（A-093）。

3.建構現身計畫並循序實踐

受訪者認為，能否預先思考一系列的現身計畫，並且循序漸進進行，如何時現身、如何現身、
如何因應父母的反應等，亦是一順利現身須納入的考量。此外，現身不宜操之過急，得配合父母的
反應步步揭露、循序地改變外在表徵，並給予父母時間適應，如此較有助父母接納。
如阿怎對現身的體悟：「你要有進度，不能說今天進度到這邊就沒有，這樣的話，家人會覺得說，

你是可以妥協的。」（H-053）
回想現身歷程，小魚有感觸地表示：「跨性別者每前進一步，要面對的挑戰都是未知的。你有

沒有看過「丹麥女孩」？很多的跨性別者都是這樣子，有一個過程。他必須先捨棄原本那一塊，然
後慢慢的⋯⋯，從開始穿內衣、開始畫一點妝、然後穿衣服⋯⋯其實這樣也是慢慢做自己的歷程，
確實有點辛苦，因為我們在跟社會做抗爭。」（D-026）

4.尋求與開展支持性的環境與資源

現身往往伴隨相關挑戰，這可能與受訪者自身議題相交織，如對性別轉換的擔憂等，使其處於
一相對弱勢，進而影響身心發展。就此，誠如前述，受訪者認為在現身歷程中，能有支持性的環境
與資源以協助面對挑戰，這不僅是跨性別女性常運用的因應策略，更是一關鍵要素以助現身更為順
利。如香香指出，親友支持給予其莫大幫助：「其實男朋友也是支持你，⋯⋯另外我會跟ＯＯ（一
位跨性別友人）交換意見，她也會打字、打電話過來哭著跟我講，說她怎樣怎麼樣。朋友支持是滿
重要的。還有⋯因為我弟也像我這樣，可是沒這麼 over，我跟我弟就很有話聊，就是會去討論這些⋯
或是問他：媽媽有沒有再傳話給你？或者是說什麼？」（F-123）
小魚亦有同感，其表示 LGBTQ資源在其現身歷程中扮演支持性角色：「去同志諮詢熱線、TG

蝶園、跨性別諮詢小組，這些地方就像一個安全區域，就像新手村一樣。可以很安心的在這地方成
長到一個夠強壯的階段，才能去面對更難的挑戰，真的不行就退回來。」（D-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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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跨性別女性向父母現身經驗歷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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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基在受訪者的經驗，本研究結果可彙整成圖 1，即跨性別女性向父母現身經驗歷程。圖上緣
是父母的脈絡，受訪者認為父母在現身歷程中的回應與態度，更背後可能來自社會價值體系與相關
信仰影響，如社會對性別角色的束縛、對跨性別女性的混淆與汙名、甚至有限的理解等，進而可能
出現否認、反對跨性別子女的認同與現身等情形；圖下緣則是跨性別女性的脈絡，即在面對可能存
有的現身壓力與困境中，現身意義與順利現身要素為一動力及支持，催化跨性別女性展現自我韌性
以因應挑戰，進而推進現身。在歷程之始，現身意義驅動跨性別女性思考向父母現身可能性，然對
現身後父母反應與未知生活有所擔憂，使其陷入是否現身的猶豫與兩難。有鑑於現身並非一蹴可及，
為減少現身對彼此帶來的衝擊，這時，在現身意義持續促進與相關資源的支持下，跨性別女性逐步
展現自我並反覆試探，如逐漸改變裝扮與容貌、幽微地透露傾向、不刻意隱藏、開啟討論多元性別
與性傾向的對話空間等，藉此以確認父母對自身性別認同的可能回應。然跨性別女性也可能因父母
的不友善反應（如不友善、疑惑或拒絕等）來回游移在猶豫與自我展現中。隨著逐步試探、現身意
義的驅動、以及對現身的掌握度提升，像是現身計畫可行性、對父母反應的可能預期、以及有能力
因應現身所帶來的挑戰等，這些皆使跨性別女性愈趨現身。然誠如前述脈絡，就跨性別女性的觀察，
現身挑戰著父母的價值信念，甚至引發擔憂，這背後反映的可能是社會價值體系對跨性別者的刻板、
不理解、以及與信仰理念的衝突等。現身可能帶來關係的動盪、衝突，而這也促發跨性別女性對此
採取策略因應。這關係動盪非能一夕修復，而為長期歷程，父母的擔憂與不友善回應，可能牽動著
跨性別女性的情緒與反應，讓其懷疑現身的決定；父母也可能因跨性別女性的因應稍有鬆動，但仍
和自身拉扯，故在歷程中來回震盪、討價還價、調適。然隨反覆對話釐清、行動證明，以及相關資
源應援，在時間的洗禮與關係羈絆下，跨性別女性認為，父母會逐漸開放對跨性別者的理解，並往
接納的方向邁進，這具體呈現在父母行為與態度的正向轉變，如逐漸肯認及以自己跨性別子女所期
待的方式對待之、適應其新身分、捍衛其權益、更開放面對他人評價等。父母的接納有助跨性別女
性之認同發展、身心調適。然這接納是一理解與包容的概念，並非所有父母皆能全然支持自己的跨
性別子女以這樣身分繼續生活，甚至為其倡議等，這背後仍潛藏其對跨性別子女的擔憂、失落、以
及價值拉扯。故，這仍是一待續歷程。整體而言，現身並非線性之平順歷程，而是更趨向在荊棘中
邁向真實自我的波動歷程，這歷程牽涉跨性別女性與其父母的雙向互動，彼此都會隨自我、對方反
應、甚至社會脈絡影響而在歷程中有所波動、震盪，甚至倒退，這便誠如圖 1中曲線與雙向箭頭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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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與建議

本研究奠基在跨性別受訪者經驗，建構了跨性別女性向父母之現身歷程，並且進一步釐清現身
意義與促進順利現身之相關要素。這有助彌補現今研究缺口，並促進助人工作者、個體以及家庭理
解與因應跨性別者的現身與性別過渡歷程。

（一）現身歷程與經驗

本研究結果顯示，跨性別女性向父母現身可能經歷五個階段：即猶豫、自我展現與反覆試探、
現身、關係動盪過渡、接納。整體而言，相較過往的跨性別現身模式（如謝秋芳，2014；謝秋芳、
趙淑珠，2016; Lev, 2004），本研究結果更細緻化了跨性別女性現身前後狀態及經驗的描述，尤其
是向父母現身的歷程；此外，本研究結果亦與這些模式相呼應，特別可與現身歷程中父母、家人回
應部分相互補充，以促進對這歷程更完整的理解，以下將具體說明。
首先，本研究發現，面對現身這重大決定，跨性別女性會對此感到猶豫。過往研究指出，這可

能來自擔憂現身後父母與家人的反應及關係的動盪（Bethea & McCollum, 2013），然本研究更擴增
對這猶豫的釐清，即還源自對社會與自我之擔憂、懷疑，彼此相互交織，如擔憂現身後社會的反應、
未來生活的挑戰等，這也伴隨著對自我效能的懷疑，懷疑能否有效應對這些挑戰、能否以真實樣貌
生活。更深層地，相關研究認為這可能反映出社會普遍仍對跨性別存有刻板印象、偏見與不理解
（Grant et al., 2011; McCann & Brown, 2017; Levitt & Ippolito, 2014），這也引動及加深了跨性別者的
擔憂。
再者，相較於相關研究所提出之現身模式（如謝秋芳，2014；Lev, 2004），本研究特別發現，

現身意義與相關資源支持，會驅使跨性別女性在猶豫中仍持續前進，並透過逐步自我展現與反覆試
探來瞭解父母對現身的態度。而這亦被視為一策略，透過漸進方式鬆動與調整父母對跨性別的刻板
與想像，以為後續現身鋪路。這可能源於，本研究更聚焦探究向父母現身之經驗，而父母多半是個
體之重要他人，尤其在華人社會脈絡下的跨性別女性，可能有更多傳統性別角色與期待等議題得思
考（吳家儀等人，2021），在不瞭解父母態度的狀況下急促現身，可能更造成關係動盪、拒絕與不
諒解等，故逐步展現跨性別認同以試探父母反應，對本研究受訪者而言有其必要性，而這也與謝秋
芳（2014）的發現相呼應，即父母、家人對跨性別的理解也是漸進的。然Wren（2002）指出，父
母對跨性別者如何反應，亦可能影響其對自身之看法，對此，本研究結果提供更細緻的釐清，即當
父母對跨性別女性的試探表現出不友善、拒絕時，其可能又會退回猶豫狀況，產生對自我、他人、
與未來生活的懷疑，思索著現身的必要性與可能性，並在這猶豫與反覆試探的歷程中來回過渡。然
如 Valentine等人（2003）對性別少數族群「現身」經驗之觀察，即鑒於對父母、家人的重視，其傾
向細心規劃現身時間地點、可能情境、以及詞彙使用與方式等。而如此自我現身的準備度、甚至是
對父母狀況的掌握度，經本研究發現，便為跨性別女性現身與否的重要考量因素。
現身對跨性別者而言，是一內在心理歷程且緊密地涉及了家庭、朋友、以及社會關係（Bethea 

& McCollum, 2013）。Lev（2004）與謝秋芳（2014）皆指出跨性別者現身後，家人可能會進入混
亂與協商的歷程。對此，基於跨性別女性的觀點，本研究更細緻化了其與父母在此歷程的樣貌。這
現身後關係動盪的原因，就受訪者而言，可能來自於跨性別的性別認同及性別轉換與父母自身價值、
信念、或信仰有所衝突。誠如謝秋芳與趙淑珠（2014）的觀點，跨性別認同挑戰了傳統性別二元、
父權體制、異性戀霸權等意識形態，進而其被形塑成「不正常」、「需噤聲」的狀況，而當其公開
自我，便得直接面對道德規範、倫理、主流文化價值等的議題的衝擊。除此之外，本研究發現，觀
感問題、對跨性別者未來生活與健康的擔憂、甚至期待落空等也是引起關係動盪的可能原因。如觀
感問題反映出華人文化的獨特性，林沄萱（2015）指出，華人世界受到儒家思想影響，特別重視禮
義廉恥的道德規範，這也形成傳統的榮辱觀，其通俗表現為愛面子、重視觀感，為了顧及面子，人
們會選擇避開那些表現不符合社會期許的人，如精神病患、跨性別等。甚至視其為讓個人與家族蒙
羞的來源（Yang et al., 2007）。而期待落空產生的關係動盪，就 Norwood（2012）的觀點，可能模
糊性失落議題為原因之一，即因著跨性別現身，其外表、溝通行為、原先關係與家庭角色等也隨之
改變，這亦引發父母模糊性的失落感，質疑過去的努力枉費、生活的點滴消散，對孩子未來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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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落空，如此衝擊便可能震盪著彼此關係、負向改變了彼此互動。更值得注意的是，期待落空的意
涵可能也具有文化脈絡，誠如吳家儀等人（2021）指出，在華人社會文化脈絡下，可能會究責跨性
別女性無法達成傳統上「繼承家業」、「傳宗接代」之重責大任，而相較起跨性別者在生命歷程中
的掙扎、焦慮、恐懼，華人社會往往更關注在當事人選擇改變性別而間接影響到生育問題、扛起養
家活口責任的議題上。然這些詮釋仍值得相關研究進一步深究。
面對這關係動盪，本研究受訪者會嘗試運用一些策略因應。這提供了少數壓力理論（minority 

stress model）實徵支持，即長期暴露於壓力來源，像是歧視、偏見時，便可能激發跨性別者因應策
略與社會支持網絡之發展，以回應這社會壓力（Meyer, 2015）。這也凸顯了跨性別者即便在如此壓
力下仍具能動性，助人工作者在與其工作歷程中也應看見、重視並關注，以促進其對這壓力的調適、
對這困境的因應與突破。值得注意的是，除自身策略外，鑒於跨性別者通常較缺乏社會與家庭支持，
本研究則發現，支持網絡如親友、性別少數團體、專業心理與醫療資源等，便在這動盪歷程中扮演
重要且多元角色。這與過往研究相呼應，即這些支持網絡可提供跨性別女性知識與情感支持以面對
可能挑戰（Galupo et al., 2014; Grant et al., 2011）；可成為其與父母、家人溝通的橋樑（Bonifacio & 
Rosenthal, 2015）。這皆有助其在困境中仍持續發展與鞏固性別認同（Riggle et al., 2011）等。然可
議的是，是否這些資源已準備好仍是個問題，誠如研究指出，跨性別者易在醫療服務歷程中受到較
差的對待與歧視、甚至較低的服務品質（Grant et al., 2011），因一些醫療人員對跨性別者狀況不理
解，甚至受社會刻板影響而無法公平對待之。謝秋芳等人（2013）也指出，這些人員即使具備專業
知識，也未必帶著專業倫理與多元文化的素養來看待前來求助的跨性別者。這可能使得跨性別者遭
受二度傷害。就此，助人工作者的自身反思與相關知能預備仍是需持續關注的議題。此外，本研究
特別發現，在關係動盪階段中，運用這些因應策略對於困境的次次回應，似有助跨性別女性更加釐
清自我概念，更加深化自我性別認同。這除了體現現身後仍是一段性別認同確認與自我接納的歷程，
背後也反映出一重要議題，即認同發展、自我整合與悅納可能是持續的過程，並非在現身前就發展
底定。因此，相關研究也提醒，助人工作者也需留意跨性別者現身後對於這些議題探索及處理的需
求（謝秋芳，2014；Lev, 2004）。
走過關係動盪，最終父母也可能逐漸對跨性別女性釋出善意、接納，進而關係修復。對此，本

研究結果支持了相關研究的初步發現，即家人對跨性別者的接納來自於看見跨性別的成長、改變與
堅持、正視跨性別者的需要、願意深入理解等，這亦帶動彼此互動模式與關係之正向轉變（謝秋
芳，2014；謝秋芳、趙淑珠，2016）。然本研究更進一步發現，父母雖接納但不一定能完全提供支
持，這需時間與更多釐清與行動證明來紓解。這也凸顯了接納與支持仍有別，接納對父母而言，是
給予照顧與關注、願意與跨性別孩子討論其性別認同，回應其情感需求等（Birnkrant & Przeworski, 
2017）；而支持行動則超越接納，如支持其性別認同與展現、支持其後續性別轉換、以及幫助其尋
求醫療與社會服務、甚至向外倡導多元性別概念等（Birnkrant & Przeworski, 2017; Weinhardt et al., 
2019）。如此支持正是跨性別者正向身心發展、生活適應的關鍵（Seibel et al., 2018; Weinhardt et al., 
2019），如何跟隨父母脈絡，陪伴其走向悅納、支持仍是一助人工作者須關注的議題。

（二）現身意義與順利現身催化因素之角色

本研究特別發現，現身意義會驅動跨性別女性的現身，甚至支撐其在現身伴隨而來的挑戰中
持續前進。Bethea與McCollum（2013）便指出，正處於性別過渡歷程的跨性別者，多會認為有責
任、動力向重要他人揭露自身性別認同，因這是其真實本質，藉此，使其自身外表與內在更趨於一
致，也更感到自由、解脫。這亦是一對自我身體自主權之宣告與展現（Norwood, 2012）。此外，
誠如Maguen等人（2007）發現家人因對個體而言是重要認同來源、照顧者或共同生活者，跨性別
者更會擔心自身身分揭露後的關係動盪，因此，往往其是跨性別者最晚揭露身分的對象。尤其，在
華人社會脈絡下的跨性別女性，可能更面臨做自己與順服父母及盡孝道間的兩難（吳家儀等人，
2021），因此，其對於向父母現身可能會猶豫不決，需有更多考量及準備。這也體現本研究結果，
即向父母現身以獲認同，對跨性別女性而言，這象徵著突破最後一道瓶頸、人生圓滿之感。如此認
同，亦有助跨性別者身心健康發展（Carastathis et al., 2017; Ryan et al., 2010），甚至促進其更有效
因應性別轉換歷程中的相關挑戰（Hendricks & Testa,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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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研究特別發現，跨性別女性認為歷程中，關注相關要素係有助現身順遂。這呼應著社
會現實，即跨性別者因偏離社會常規期許，易受他人歧視與不理解，而較難在社會立足（Galupo et 
al., 2014; McCann & Brown, 2017），加上跨性別者性別轉換可能牽涉著醫療過渡，如荷爾蒙治療和
變性手術等（Dickey et al., 2012），這些皆為父母、家人擔憂之處（謝秋芳，2014；謝秋芳、趙淑珠，
2016；Wren, 2002）；此外，因跨性別之相關議題挑戰著父母、家人既有的價值信念，故其對跨性
別者的理解也是循序漸進地，較難一蹴可幾（謝秋芳，2014）。就此，本研究結果，對於跨性別族
群，甚至是助人工作者或可提供些有用觀點，即跨性別者能否持續堅持、與父母溝通自我性別認同、
能否適應與克服性別轉換伴隨之可能挑戰，並展現自我照顧的能力、決心與行動，這些對轉化父母
態度，促進其成為支持資源具重要性。
再者，本研究發現，建構支持性環境與資源，並且有計畫地循序漸進現身，過程中配合父母態

度與反應一步步調整，亦有助現身歷程之推進。誠如謝秋芳（2014）指出，跨性別認同可能會對父
母的價值觀產生衝擊，需要一段歷程循序漸進理解、調適；甚至其在這歷程中可能反覆游移，故跨
性別會傾向審慎規畫現身並循序漸進調整。而這也顯示出，現身歷程是一雙向互動，誠如 Bethea與
McCollum（2013）的觀點，即現身是一奠基在其這周遭環境關係上持續進行的一系列決定，會隨
他人反應而有所調整，而非絕對線性歷程。就此，保持如此彈性，跟隨父母脈絡與步調調整回應，
並給予父母時間適應，較有助跨性別者之現身。

（三）研究限制與建議　

1.研究限制與未來展望

本研究仍存以下限制，故藉由提出建議，以求未來研究上精進：

（1）觀點詮釋限制。本研究聚焦跨性別女性的主觀經驗。但因缺乏其父母觀點收集，故研究結果
僅能從受訪者的視野與觀察進行詮釋，這可能無法全面釐清現身歷程中其與父母間的互動，以及父
母對其現身之實際經驗等。就此，本研究建議未來可納入多元觀點，如跨性別者父母的觀點，甚至
更清楚探究背景因素對現身的可能影響，如父母價值觀、信念、信仰、甚至背後的社會文化等。就
此，透過與跨性別者資料相對照，可能更有助具體瞭解跨性別者的現身經驗。

（2）樣本條件限制。本研究受訪者對現身的經驗詮釋具有個體獨特性，不一定能完全應用至不同
過渡階段的跨性別者，如仍在探索性別認同的跨性別者、兒童與青少年期的跨性別者等。此外，本
研究參與者皆為跨性別女性，這可能係因滾雪球抽樣及族群獨特性等關係，即起初在找到兩位符合
條件的受訪者（皆為跨性別女性）後，便透過介紹而有更多跨性別女性參與，而特定跨性別族群可
能因具有共通經驗、身分認同的關係，會組成網絡群組分享經驗、支持陪伴等，然與其他跨性別族
群則互動有限，甚至彼此可能存有正當性的競爭關係，如跨性別女性和變裝者間。故訪談對象皆為
跨性別女性，而且係已進入社會與醫療過渡階段者。然跨性別族群實為一多元群體，尚包含跨性別
男性，變裝者、雙性者等，且跨性別群體間的經驗可能存有差異（Galupo et al., 2014），故本研究
結果在其他跨性別群體的適用性上存有限制。對此，建議未來可擴展對上述這些群體現身經驗之探
究，並與本研究結果對照，以深化對跨性別者現身經驗的理解。

（3）研究方法限制。本研究奠基於質性取徑探究跨性別女性的現身經驗，其重視研究者與參與者
共同詮釋真實，然可能在研究結果的類推性與代表性上存有限制。就此，建議未來能擴增訪談人數，
或可嘗試大量問卷調查，以強化研究結果的代表性，並進一步驗證本研究結果的可信度。

2.對輔導諮商教育訓練建議

深化多元性別教育與諮商專業培育，並重視諮商人員專業角色的影響性，這有助深化其與跨性
別者工作之效益。本研究發現，跨性別女性視專業資源如輔導諮商人員為重要支持，並期望獲得現
身相關協助，而輔導諮商人員的角色與專業性亦被認作是與父母、家人溝通的橋樑。然值得關注的
是，輔導諮商人員普遍在協助多元性別個案上仍存限制（如陳彤昀，2014；Owen-Pugh & Ba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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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且國內大專院校在相關師資培育上多缺乏多元性別教育培訓（姜兆眉，2017；劉安真、趙
淑珠，2006）。因此，基於本研究結果，建議相關培育單位仍須重視多元性別教育、多元文化諮商
等課程規劃，以精進輔導諮商人員與跨性別個案工作的能力。再者，輔導諮商人員得適時建構對跨
性別者的先備知識、瞭解其現身需求、向父母與家人現身的歷程及經驗，並發揮自身專業角色的功
能與影響性，以陪伴跨性別者順利現身。 

3.對輔導諮商實務建議

（1）正視自我角色及專業力量。有能力區辨跨性別者現身相關議題之專業人員，較能有效協助正
面臨此困境之個案（Bethea & McCollum, 2013）。誠如前述，專業資源如輔導諮商人員被跨性別女
性視為是協助其認同發展與現身之重要支持，輔導諮商人員對跨性別女性的先備知識、如何看待與
理解其經驗等，皆可能對跨性別女性及彼此工作的歷程產生影響。這也如相關研究提醒，即跨性
別者經驗具獨特性，不宜過度地用其他多元性別族群的經驗詮釋或以偏概全（Bethea & McCollum, 
2013; Dargie et al., 2014）。對此，輔導諮商人員除了得建構對跨性別者的適切理解外，亦得重視自
身角色對跨性別者之重要性，即反思對跨性別族群的迷思與可能偏見、敏覺自身在諮商歷程及諮商
關係中的位置與展現，因這背後可能存有受到社會主流文化影響進而產生權力壓迫的議題，故如何
避免跨性別者在諮商過程中受到再次壓迫，並且適時賦權、看見與強化其能動性（mobility）誠屬
重要之事。再者，誠如本研究發現，跨性別女性的認同發展與現身，亦可能產生與父母的關係動盪
與衝突，這些困境與挑戰背後更隱含著跨性別身分與一些社會傳統價值（如傳統性別二分、對男性
角色的期待與要求）間的衝突，進而影響了跨性別女性之身心適應與對未來生活的擔憂。對此，輔
導諮商人員作為一心理專業從業人員，具備專業角色與形象，除了提供跨性別者必要身心協助外，
更應體現多元文化諮商的精神，走出諮商室，進展到社會正義諮商，透過相關行動倡議與實踐以協
助社會改善對跨性別者的迷思與偏見、開展對跨性別者相關權益關注，進而建構友善尊重的環境以
包容接納跨性別等多元性別族群。

（2）重視順利現身的催化。本研究發現，現身意義與相關促進因素在跨性別女性順利現身上扮演
重要角色。對此，建議輔導諮商人員在處理跨性別女性現身議題時，可先陪伴其釐清現身對於自身
的意涵、現身的需求、以及可行性等。而本研究建構的現身歷程模式亦為有用的參考架構，以協助
其探究現身可能存有的困境與挑戰、以及現身前所需準備，並配合個案需要，跟隨其脈絡，一同規
劃向父母現身的明確計畫。值得關注的是，在歷程中，輔導諮商人員亦須注意，現身階段的推進也
得視個案狀況而定，這並非是一蹴可幾之事。鑒於父母為重要他人及重要認同來源，且現身為一重
大挑戰，其可能帶來許多影響，故更需陪伴跨性別個案強化對父母狀況與態度的理解及掌握、透過
循序漸進方式做自我展現與試探，同時也需評估個案狀況並與其討論及調整計畫，進而能做出更適
切的現身應對。此外，這歷程中諮商態度與技巧的使用亦屬重要，藉由提供個案同理、陪伴、支持、
澄清，如此較有助個案釐清自我與現狀，進而推進現身歷程。再者，本研究也發現，現身應為一長
期歷程，亦是一更加釐清自我概念與深化自我性別認同的歷程。而隨著現身推進，個案也可能會面
臨其他生活與性別認同議題如找工作、社會不友善回應、性別轉換等，故如何陪伴其度過此歷程，
協助其找尋自我、釐清可能現實、發展自我照顧及安身立命之能力與行動等，皆是須重視的面向。

（3）開展跨性別者之支持性環境與資源。基於本研究結果，建議輔導諮商人員在與跨性別個案工
作時，須關注其支持系統的建構與相關資源的連結，以助其與父母、甚至家人能獲得適切資源助益。
如謝秋芳與趙淑珠（2016）建議，輔導諮商人員可與跨性別者相關機構社群、跨性別者家人互助團
體合作，促進這些資源轉化為跨性別者與父母、家人的友善諮詢管道，以利彼此支持系統建構。甚
至，陪伴跨性別者的父母、家人度過這現身的動盪歷程，亦是轉化其成為支持系統的重要工作。本
研究也建議輔導諮商人員在與其工作時，盡可能地跟隨其脈絡與步調做回應、適時提供情感支持、
協助處理可能的模糊性失落議題並重新架構，必要時也思考成為其與跨性別者間溝通橋樑的可能
性，促進彼此觀點交換、取替，進而開啟彼此澄清、溝通的機會；此外，陪伴其探索自身價值體系
影響來源，釐清與修通可能的擔憂以及對跨性別族群的迷思、甚至促進支持資源連結，可能也有助
其對跨性別現身的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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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構父母對跨性別者的知能。研究者認為跨性別女性選擇向父母「現身」，不僅表現出對於
重要他人情緒支持的渴望，更是完整自我接納的最後一塊拼圖。跨性別者的生活是以任何言語都難
以敘述的，他們往往只能自一次又一次的絕望中重生、從零開始學習平衡自我認同與外在標籤。在
如此漫長過程中，跨性別者瀕臨情緒崩潰或是造就心理健康疑慮的情況層出不窮，持續地溝通無
非是期望父母明白即使自己身為跨性別者（transgender），仍舊是父母獨一無二的孩子。家庭是人
在建立自我價值感時最初的來源，遭到家族拒絕的跨性別族群，亦可能產生歸屬感挫折（thwarted 
belongingness）（Makani & Sholevar, 2018）。可見，家庭、尤其是父母等重要他人對於跨性別者的
支持與肯納具重要性。然可議的是，本研究亦發現，受到相關社會文化脈絡與自身影響，跨性別者
父母多對於跨性別者等多元性別族群存有刻板印象或誤解，這也造成跨性別者現身後的關係動盪。
甚至，這背後亦可能牽扯華人社會脈絡下對傳統性別角色的期待、需盡孝、面子等議題，使得父母
更難接納跨性別者。就此，輔導諮商人員亦被期望能發揮自身專業，並視情況將家庭一同納入諮商
歷程（Lev, 2004），協助疏通父母對跨性別者的想像，以及澄清背後可能的社會價值影響，如增進
對跨性別者身心狀況與需求、性別轉換程序的理解、適時化解汙名、甚至協助整理其內在情緒與親
子溝通模式、學習如何陪伴跨性別孩子等，就此，以促進跨性別者身心發展以及與父母的關係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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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d transgender is an umbrella term typically used to describe individuals who possess a gender identity different 
from their gender assigned at birth or who experience their gender outside the limits of the gender binary. Transgender 
individuals include transmen, transwomen, intersex people, and crossdressers. The term transgender is also used to refer to 
those individuals who are taking or have taken hormonal therapy or sex reassignment surgery. Individuals who undergo such 
interventions do so with the goal of transforming themselves to the opposite gender. Transgender people struggle to gain support 
and recognition from others. Receiving the support of friends,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s, and especially family members is 
often extremely important to transgender people. According to the 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 developed by Bronfenbrenner in 
1994, family is an important microsystem in terms of an individual’s development. The relationship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an individual and their parents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an individual’s self-identity and social network. 
Disclosing one’s gender identity and coming out to one’s parents is typically a milestone for transgender people in terms of 
shaping their self-identity and developing their connection with society. Transgender people view parental recognition as a rich 
asset and support that can help them cope with challenges and setbacks during their sexual transformation process. However, 
parents usually struggle with the identity and sexual transformation of offspring. Transgender people also feel worried and 
stressed about coming out to their parents. Notably, family rejection can harm a transgender person’s well-being. Thus, this 
study describes the experiences transgender women have when coming out to their parents. The assistance provided by 
professionals to transgender people in developing their gender identity and thereby facilitating their adaptation to society is an 
important issue warranting more attention. Professionals in Taiwan, such as counselors and school counselors, generally have 
a limited understanding of transgender people and may encounter difficulties in counseling them. Therefore,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will be useful as a reference for professionals who deal with transwomen to increase their knowledge and help them 
overcome challenges when working with transwomen.

The present study recruited participants by using both the purposive and snowball sampling methods. A total of 16 
transwomen wer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individual interviews. The mean age of participants was 28.94 years, ranging from 
23 to 45 years; six participants were from northern Taiwan, six were from central Taiwan, and four were from southern Taiwan. 
The participants were at varying stages of gender transition, and some had already come out to their parents. Each interview 
lasted 120–150 minutes. Interview topics covered the process and experience of transwomen coming out to their parents, 
possible challenges and coping strategies adopted in this process, and factors promoting coming out. The grounded theory was 
adopted for data analysis. The analysis technique included immersive reading, open coding, axial coding, selective coding, and 
theoretical sampling.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meanings of coming out included facing the problem and thereby revealing their real self, 
challenging themselves and adapting to society, and obtaining family recognition for self-fulfillment, which was a motivating 
factor in coming out to parents. Moreover, the details of transwomen’s coming out processes were clarified. The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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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sts of five stages: hesitation, trial and error, disclosure, relationship turmoil, and acceptance. The features of each stage are 
described below. In the first stage (hesitation), although they need and are motivated to come out to their parents, transwomen 
worry about their uncertain future and unpredictable parental responses to their disclosure; therefore, they hesitate to come out. 
At the same time, the significance of coming out and support from relatives, friends, and professional resources can act as a 
driving force that encourages transwomen to overcome their hesitation. In the second stage (trial and error), external support and 
the reasonings for coming out are motives pushing transwomen to progressively express their identities to their parents through 
behavioral changes such as outfit changes and makeup, so as to observe parental attitudes and possible responses to their gender 
identity and self-exhibition. In the third stage (disclosure), along with positive responses to self-exhibition, the emergence of 
reasons for coming out, and detailed plans about coming out, transwomen try to formally disclose their gender identity to their 
parents. Most transwomen come out to their parents via emotional appeals or with external support (e.g., relatives, siblings, and 
medical or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s). They argue that presenting a firm belief in their gender identity is important in terms 
of disclosure to parents. However, coming out is sometimes unpredictable; for instance, parents might know or suspect their 
transgender child’s gender identity before it is formally disclosed, thereby forcing the transwoman to come out. In the fourth 
stage (relationship turmoil), the disclosure of gender identity challenges parental values, beliefs, and social norms regarding 
gender. They may transfer their worries onto their transgender child, creating turmoil and conflict. For example, parents may 
worry about the unknown challenges their transgender child may encounter in the future; they may have a sense of loss with 
respect to their child’s career; or they may worry about the potential side effects of treatments such as sex reassignment surgery 
and hormone therapy. Furthermore, parental misunderstanding and stigma toward the transgender community may affect their 
attitude toward their transgender child.

Some strategies that were adopted by the transwomen to cope with turmoil and conflict included communicating with 
their parents, calmly preparing themselves, and seeking external help. Conflicts between transwomen and their parents may be 
reduced by these coping strategies; however, parents can still struggle with a transwoman’s identity if it contradicts their values, 
beliefs, or religion. As a result, parents may move back and forth during the process between denial and acceptance, which is 
the fifth stage of the process. Despite this, continuously communicating and clarifying, expressing determination through action, 
and receiving support from relevant resources can still help transwomen reach a balance with their parents in their interactions, 
thereby encouraging acceptance from their parents.

To summarize, the results of the present study are useful in terms of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ranswomen’s 
experiences disclosing their gender identity to their parents; moreover, the results can be useful references for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s to refine their services and provide more effective assistance for transgender clients. In this regard, the present 
study also suggests that to effectively assist transgender clients, the in-service institutes for professional helpers should offer 
more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n gender diversity. Moreover,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s should strengthen their 
knowledge and abilities related to working with transgender people and even place more importance on their professional roles 
in helping transgender people who are in the process of coming out to their parents. In addition,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 
could assist transgender clients by clarifying the meaning of coming out, identifying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coming out 
successfully, and creating supportive environments and resource connections. In doing so, transgender clients could be more 
capable of addressing challenges involved with coming out to their parents. Lastly, the present research also recommends that 
future studies investigate other issues faced by transgender people, thereby clarifying possible misunderstandings toward them 
and reducing the stigmas and discrimination that exist in society. This may engender greater respect and tolerance toward 
transgender people and other sexual minorities in Taiwanese society.

Keywords: coping strategies, difficulties in coming out, gender identity, process of coming out, 
transwomen  


